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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对区域性国际组织安全合作的参与不断扩大和提

升，陆续提出关于建立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安全合作

新架构”以及 “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伙伴”等新倡议。在参与区域

多边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基本理念与模式，这一

模式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也具有广泛的适用前景。但随

着国际格局、全球安全形势以及区域组织安全角色的变化，中国模

式的局限性和面临的挑战日益显现，有必要在坚持传统模式的基础

上进行调整，探讨新的路径与空间。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参与区域组

织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及其适用前景，并就未来中国参与区域多边

安全合作的战略选择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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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参与区域性国际组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安全合作的问题。包括区域组织安全机制在内的国际安全合作，

是维护主权国家安全利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在共

同抵御外来军事威胁、防止卷入核扩散或地区性国际冲突，以及管理 “不确

定性风险”、防范成员国采取 “缺乏信任、过度防御的安全政策”等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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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① 区域组织是多边国际安全合作的先驱，也是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

行为体。各区域组织章程、《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决议都

对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性质和作用做出了相关规定。

中国主要通过三种身份参与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其一，正式成员国身

份，目前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也是东盟地区论坛等安全机制

的正式参与者。其二，正式合作伙伴身份，即通过某种形式的官方文件固定

下来的身份，如观察员、对话国、伙伴国等。中国与东盟、非盟、欧盟、阿

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等主要区域组织都已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其三，以

区域组织成员身份参与的国际组织间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东盟和欧盟等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区域组

织安全合作的参与起步晚、进展慢，且参与程度有限。近些年来，区域多边

安全合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对中

国的参与模式和前景进行回顾与探讨。

一、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缘起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两个方面的实践开启了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

合作的新篇章。其一是中国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１９８９年，中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就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

军问题进行谈判，１９９６年 “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建立。２００１年上海合作组

织在上海正式成立，成为中国以区域国家身份和正式成员国身份参加的区域

组织。安全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合作内容之一，这一实践

奠定了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模式。其二是中国与东

盟之间的安全合作。１９９１年中国开始与东盟发展正式对话关系，１９９４年东

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在曼谷召开，该论坛是一个由中国和亚太国家广泛参与

的区域性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中国将东盟地区论坛定位为 “加强对话，增

进各国间的了解和信任”，以及 “对在本地区开展预防性外交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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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赫尔戈·哈夫滕多、罗伯特·基欧汉、西莱斯特·沃兰特主编：《不完美的联盟：时空维度
的安全制度》，尉洪池、范秀兰、韩志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８页。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７年 第１期

和进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论坛。①

在起步阶段，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是２００２

年中国与东盟外长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承诺在和平解决争议

之前，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建立相互信任，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

化的行动。二是 《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的发表，

体现了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扩大与提升。而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

合作是中国参与的最正式、最典型的安全合作，也是级别最高的安全合作。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上合五国”分别签署了 《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

任的协定》和 《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该组织成立后，

陆续签署了一系列有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公约和协定。

上合组织在军事与安全方面的合作，还包括反恐演习、多国军事演习以及上

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等内容。２００２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上合组织框

架内首次双边联合军事演习，２００３年上合组织五国举行了首次多边联合反恐

军事演习。

虽然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安全合作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长期以来经济合作是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合作的重头戏，安全合作一直

滞后。近年来，中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得到加强，区域安全合

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逐步上升。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在缅甸出席第九

届东亚峰会时提出，中方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

观，把握好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 “两个轮子一起转”的大方向，促进地区的

和平安定。② “两个轮子”的思路体现了中国对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视。除了加

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外，在中国与非

盟的合作方面，中方发起了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提到，中国将继续支持非盟和其他

次区域组织在协调和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支持非洲

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包括非盟快速反应部队和非洲常备部队的建设。③ 中国

同阿盟的安全合作关系也不断扩大，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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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唐家璇外长在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７日，曼谷），外交部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１２３／ｗｊｄｔ／ｚｙｊｈ／ｔ５２９４．ｈｔｍ。

《李克强在第九届东亚峰会上的发言 （全文）》，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ｃ＿１１１３２４０１９２．ｈｔｍ。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大使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ｃｅ／ｃｅｃｈ／ｃｈｎ／ｓｓｙｗ／ｔ１３２３１４８．ｈｔｍ。



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基本模式与前景

了中海战略对话机制。２０１６年中国制订了首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表示

支持阿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区域和平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

安全机制。①

作为亚太区域大国和全球大国，无论从中国自身安全利益考虑还是从国

际责任考虑，中国都有充分理由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与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关

系。受中国崛起和美国亚太平衡战略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紧张，

需要通过加强和完善亚太区域安全合作以缓解该地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安全

困境。从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来看，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组

织的安全合作。正如中国发布的２０１５年 《国防白皮书》指出，“随着国家利

益不断拓展，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和

疾病疫情等都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以及

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因此，中国军队需

要 “适应国家战略利益发展的新要求，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特

别是 “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的国际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地区性和全球性威

胁，更有效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②

加强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是应对地区冲突、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跨国

犯罪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途径。欧盟、非盟、阿盟、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等区域组织，都参与了由区域组织或联合国主导的维持和平行动及

军事干预行动，也就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难民问题、预防跨国犯罪、抗击埃

博拉病毒等采取了区域性行动。鉴于区域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所具有的优

势作用，区域组织成为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例如，２０１２年

安理会通过的第２０３３ （２０１２）号决议在指出区域组织重要性时强调，“区域

组织很了解本区域的情况，因此具备良好条件，能够理解武装冲突的缘由，

有利于它们做出努力，对预防或解决这些冲突产生影响。”③ 中国一直重视区

域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支持区域组织 “为解决地区争端发挥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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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２０１６年１月），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６－
０１／１３／ｃ＿１１１７７６６３８８．ｈｔｍ。

《２０１５中国国防白皮书 〈中国的军事战略〉（全文）》，中国日报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ｃ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ｏｕｔｉａｏ／１１３８５６１／２０１５－５－２６／ｃｄ＿２０８２１０００．ｈｔｍｌ。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Ｓ／ＲＥＳ／２０３３ （２０１２）”，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ｓｃ／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ｓｈｔｍｌ。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７年 第１期

作用”。① 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② 这

也是中国倡导的 “命运共同体”和 “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体现。

中国需要对其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以适

应全球安全形势和区域组织安全角色的新变化，为此，有必要对中国参与区

域组织安全合作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模式进行回顾，以便对中国参与模式的适

用前景及面临的挑战做出判断。

二、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基本理念与模式

本文涉及国际安全合作的四种基本类型，即集体安全、同盟安全、共同

安全与合作安全。 “集体安全”最明显的特点是：组织中所有成员承诺和平

解决争端，放弃武力手段，同时，任何一个成员受到侵略或威胁都可被视为

对所有成员的侵略和威胁，其他成员承诺共同抵御侵略和威胁。美洲国家组

织、阿拉伯国家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组织都具有 “集体安全”

性质的制度安排。 “同盟安全”与集体安全有共同之处，但同盟条约组织对

外部威胁或敌人的针对性更明确、更为军事化。同盟缔约方承诺在安全和军

事方面开展合作，“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③ 冷战时期建立的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属于这一类型。

与传统的 “集体安全”和 “同盟安全”相比，“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属于新安全合作类型。１９８２年帕尔梅领导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提出

了 “共同安全”概念，提倡基于共同安全利益、不采取军事敌对的合作。这

一概念强调 “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共享生存的基础上，而不是以彼此毁灭相

威胁”，“不是通过反对对方，而是同对方联合起来。”④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８６

①

②

③

④

《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在安理会关于区域组织和当前全球安全挑战问题公开辩论会上
的发言》，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８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ｕｎ．ｏｒｇ／ｃｈｎ／ｈｙｙｆｙ／
ｔ１２８９６８６．ｈｔｍ。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６日，纽约），《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７日，第２版。

李少军：《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０页。
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

强、李正凌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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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属于 “共同安全”模式的安全合

作组织。欧盟、非盟等主要区域组织也都具有共同安全的特点。“合作安全”

是比 “共同安全”更新的安全合作概念，二者有共同点也有区别。 “合作安

全”是在关于东亚及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模式的探讨中提出的， “合作”更多

强调的是解决安全问题的途径和组织模式。相比 “共同安全”， “合作安全”

更突出不干涉内政原则，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松散、灵活、低制度性的特点。①

中国是 “共同安全”与 “合作安全”的支持者，同时也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

丰富和发展，注入了中国特色的理念和方式。

（一）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理念：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在与邻国交往中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多边

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构建和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基石。无论是与东盟的

安全合作，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

内容都得到了体现。１９９７年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的联合声明将 《联合

国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作为

“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特别强调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和

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② ２０１４年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６０周年之际，中

国领导人习近平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意义，强调和平共处原则没

有过时，没有削弱，将被载入史册，写入宪法，③ 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坚守五

项原则的决心和信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与区域组织的经济合作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不

断扩大，中国的新安全观和新安全合作理念日渐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

丰富与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与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是中国参

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理念、原则与模式的经典，其中包含了 “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合作精神。在２００２年

中国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的 《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和 《中国与东

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中，中国提出了 “互信、互利、平

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也更具体地阐述了中国的安全合作理念： “在实现

９６

①

②

③

关于 “共同安全”与 “合作安全”的特点和区别，可参见任晓： 《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
《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８年第４期，第１０—１４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１９９７年），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１－１１／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４１１３．ｈｔｍ。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６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８日），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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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 “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

全。”① 在２００３年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文件中，对安全合作的概括是：

“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议，通过合作实现地区安全。”②

上述内容体现了对 “共同安全”与 “合作安全”概念的中国立场。

“命运共同体”是现阶段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多边外交理念。２０１２年中共

十八大报告提到，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③ 在２０１５年联合国７０周年系列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阐述了中国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倡导建立以共同安全、综合

安全、普遍安全以及合作安全为基础的安全合作。中国领导人再次提出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同时还提出以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容的 “人类共

同价值”理念。④ “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多边外交的新理念和新高度，参

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也是中国构建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与发展中国家命

运共同体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协商式合作安全

从安全合作的性质和模式上看，现阶段中国参与和倡导的多边安全合作

更多属于 “合作安全”类型，同时也融入了中国特色，其主要特征可归纳为

非针对、非对抗、非强制、不干涉，以及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合作共赢。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特色的 “协商式合作安全”模式，也是中国参与区域多

边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

第一，非针对、非对抗。在多边安全合作问题上，中国一直倡导不结

盟、不对抗、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合作模式，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

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非盟、欧盟、美洲国

家组织等开展的多边安全合作，都属于这类模式。中国与东盟之间的 “战略

伙伴关系”被定义为 “非结盟性、非军事性和非排他性的”关系，不影响各

０７

①

②

③

④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ｚｈｅｎｇｆｕ／２００２－０８／
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５９９．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新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３－１０／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１４２６７．ｈｔｍ。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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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方位的对外友好合作。① “结伴而不结盟”原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参与区

域组织安全合作的一项基本原则。

第二，不干涉与非强制特征。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模式的选择上，中国

倾向于合作安全模式，强调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不对成员国采取强制性

的政治或军事干预行动。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最高、安全

合作级别最高的区域安全合作组织，虽然进行了联合反恐演习和军事演习，

设立了定期的防务会晤机制，但并不包含集体安全和强制性干预方面的内

容。一些区域组织也将尊重主权和不干涉作为组织原则，但同时包含了在特

定条件下对其成员国进行强制性干预的安排，包括使用武力。例如，以恢复

和平与安全为目的，非盟成员国有权要求非盟进行干预，面对战争罪、种族

清洗罪、反人类罪等情况时，非盟也有权对其成员国进行干预。② 有研究认

为，以 “不干涉”原则为特征的 “上合组织模式”妨碍了安全机制的效力，

无法成为解决中亚国家安全问题的 “有效工具”，也没有对人权提供保护。③

但应该指出的是，“不干涉”原则不仅是 “中国模式”、“上合组织模式”的

主导原则，也是 “东盟模式”和 “南亚模式”的主导原则。

第三，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合作共赢。与以抵御安全威胁、解决冲

突、仲裁争端为目的的高制度化的安全合作组织相比，中国参与或推动的多

边安全合作更倾向于就一致认同的安全问题开展合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实现合作共赢。对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分歧或争端，中国主张采取求同存异、

搁置争议的处理方式，更多选择通过双边谈判加以解决。 “求同存异”是中

国多边外交的一大特征。例如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明确强调，在相互理解

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在人权问题上， 《上海合作组

织宪章》规定， “根据成员国的国际义务及国内法，促进保障人权及基本

自由。”④

第四，协商式组织模式。作为合作安全的典型特征，中国模式也具有灵

１７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ｕ．ｉｎｔ／ｅｎ／ａｂｏｕ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ａｃ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ｒｉｓ，“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ｖｉｌｓ’．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ｒ　ａｎ　Ａｎｔｉ－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１，
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５７－４８２．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２００２年６月），人民网，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８１９８／１３６８４６／
１３６８４９／８２１９０５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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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宽松、低制度化的特征。与西方传统的国际组织模式有所不同，中国将

“协商民主”用于多边合作，强调 “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

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① 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还是东盟地区论坛，以及

中国与其他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都体现了协商合作的组织形式。例如，在

组织原则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本组织各机构的决议以不举行

投票的协商方式通过，如在协商过程中无任何一成员国反对 （协商一致），

决议被视为通过。”② 中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都体现出被

称之为仅仅 “胜过没有制度”的 “低制度”和 “弱制度”特征。③

第五，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主要内容。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国参与区域

组织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合作重点为打击贩毒、偷运非法移民包括贩卖

妇女儿童、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

等。”④ 这与传统意义上以抵御外敌、风险管控或解决争端为目的的安全合作

不同，也与以促进成员国内部民主、自由、人权、善治为重要内容的 “欧盟

模式”不同。目前中国只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了海外维和行动，并没有像

欧盟国家或非盟国家那样，参与区域组织框架内的军事干预行动或维持和平

行动，也没有参与区域性的待命部队或联合部队。在起步阶段，中国与区域

组织的安全合作关系主要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开始，在发展过程中，非传统安

全合作也是发展最快、最顺利的领域。

（三）“中国模式”的适用性

无论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实践经验来看，还是从当前国际安全格局及

中国的战略环境来看，中国的 “协商式合作安全”模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具有继续作为中国区域多边安全合作主导模式的前景。

首先，对中国来说，选择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最具可行性。区域组织安

全合作的军事化、同盟化趋势有可能加剧多重安全困境，而 “中国模式”或

“东亚模式”显然有助于降低区域组织 “被当做国家相互对抗武器”的可

２７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纽约），新华网，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９／２９／ｃ＿１１１６７０３６４５．ｈｔｍ。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２００２年６月）。
江忆恩：《亚洲方式的神话？解释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载赫尔戈·哈夫滕多、罗伯特·基

欧汉、西莱斯特·沃兰特主编：《不完美的联盟：时空维度的安全制度》，第２５７—２６７页。
《中国 与 东 盟 关 于 非 传 统 安 全 领 域 合 作 联 合 宣 言》，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网 站，

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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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① 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和全球大国，深度卷入区域多边安全机制既不容易

被相关区域国家所接受，也不符合中国的大国战略选择。在多边安全合作

中，区域国家对大国普遍抱有提防的心理和平衡的目的，而大国也希望能够

保持更多的灵活性。因此，“中国模式”更能为区域国家所接受，可以适用

于中国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安全合作。近些年来，中国与东盟、欧

盟、非盟、阿盟等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之所以不断扩大，也得益于各国对中

国多边安全合作模式的认同。比如对中亚国家来说，上海合作组织被认为是

“在安全层面最具包容性和最凸显区域性 （或更恰当地说，宏观区域性）的

协商框架”。上合组织之所以比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更容易被接受，也更被看

好，其原因在于上合组织包括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与中亚国家相邻的大国，

同时也给予成员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上的灵活性。②

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实践经验来看，虽然区域安全合作历史悠久，但

进展并不顺利，效果也不尽如人意。集体安全、共同防务、组建联合部队、

争端仲裁、政治强制与军事干预，通常是多边安全合作中最难以达成一致的

方面，也是最容易造成组织分裂的问题。虽然一些区域组织一开始就带有

“集体安全”的制度安排，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方面的制度设置更多停留

在文字上。美洲国家组织是最早带有集体安全性质的区域组织，但随后出现

了大国对抗和组织内成员与美国关系的问题。南美洲成员国对美洲组织的干

涉不满，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整个美洲国家组织充满了矛盾。因此，

其后也就有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建立，以及南美洲国家试图在没有美国干

预下建立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努力。阿拉伯国家联盟开始建立时也具有很高

的安全合作起点，曾成立武装部队、军事司令部，目的是共同抵抗以色列。

但随着阿盟成员国在与以色列关系以及中东和平问题上出现分歧，阿盟的

集体安全机制大打折扣。这也说明，具有集体安全机制或高制度化安全合

作的区域组织，并不一定能在高安全领域开展有效的合作。而上海合作组

织、东盟地区论坛等 “低制度”区域组织，仍然可以在会员国广泛同意的

基础上，就安全与防务问题开展合作。这也是 “中国模式”所具有的广泛

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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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萨莉·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４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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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与 《联合

国宪章》中对区域组织地位和作用的安排相一致，尤其在涉及武力使用或强

制性干预行动方面。中国主张的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仍然有广泛的国际认

同，能够为更多区域的国家所接受。

三、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现有研究成果在肯定 “中国模式”或 “东亚模

式”所具有的灵活性、可行性和舒适度等优点的同时，也大都看到了这种模

式存在的局限性。除了一些 “先天不足”的短板，随着全球安全格局和安全

形势的变化，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还面临更多新的困境和

挑战。

（一）加强安全合作机制与保持中国模式特征的选择困境

“中国模式”或 “东亚模式”约束力低、制度化水平低，缺乏以解决争

端、危机管理为目的的有效机制，在预防外交和建立信任方面的效果也不明

显，没有起到缓解安全困境的作用。 “求同存异”为开启多边安全合作提供

了便利，但所存之 “异”和被搁置的争端妨碍了信任关系的建立，成为安全

形势恶化的诱因和大国博弈的筹码。中国一再承诺遵守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文件，但仍无法消除周

边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的不信任，无法防止现有纠纷引起的紧张局势。除了

与中国相关的东海、南海争端尚未解决之外，朝鲜半岛局势长期紧张，中国

周边国家内部仍然存在政治与安全方面的隐患。多年来，已有的东亚地区多

边安全机制 “原地踏步”，沦为 “清谈馆”。① ２０１４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课题组发表的报告认为，现有的亚太安全合作机制 “无法对各类安全风

险实施有效化解和管控，有时还是促使危机升级、固化的负面因素”，“难以

解决事关本地区长远和平、紧迫而重大的问题。”②

面对针对中国的安全压力，包括有针对性的军事同盟或集体安全组织，

４７

①

②

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 《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９１—１０６
页。

现代院课题组：《太平洋足够宽广———关于构建 “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思考》，《现代
国际关系》，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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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商合作为特征的安全合作模式不能为中国提供明确的安全预期。如果

同盟化、军事化多边压力过大、过猛，或者面临难以掌控的搅局式安全风

险，无疑将对中国坚持的安全合作模式构成冲击。一种可能是迫使中国放

弃不结盟，或采取其他对抗式安全方式，这种前景既是中国战略选择上的

风险，也将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亚太地区，

尚缺乏一个有大国共同参与的、能真正建立信任、缓解安全困境的安全合

作框架。

（二）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传统安全合作之间的互动不足

在中国参与的区域多边安全合作中，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传统安全合作之

间不仅互动不足，还存在逆向发展的趋势。我们看到，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非

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与

相关国家的传统安全关系却反复无常、麻烦不断：东海、南海争端不但没有

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中日、中美、中韩之间仍然存在极大的不信

任，亚太地区面临的传统安全压力并没有因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开展而有质的

改善。长期存在的传统安全争端不断发酵，成为搅局势力的抓手、中国与相

关国家安全关系的雷区。

另外，“中国模式”也缺乏以军事手段和资源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正

式安排，带有集体安全、共同防务、同盟条约性质的组织则具有这方面的优

势。例如，面对严重的难民和移民危机，应德国、希腊和土耳其的请求，北

约同意协助应对欧洲难民危机，加入在爱琴海区域打击走私和非法贩运人口

的国际行动，对爱琴海的非法越境活动进行侦察、监控和监视。中国联合国

维和部队参与非洲抗击埃博拉行动、中国海军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反海

盗行动，也属于这种情况。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手段的结合，对在突发安全事

件中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安全，以及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保

护责任，都是十分必要的。

为应对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等复合型安全威胁，区域组织纷

纷组建快速反应部队，提升军事应对能力，这已成为一种趋势。“９·１１”事

件后，北欧国家理事会开始大幅度提升该机构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包括提升

共同应对国际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共同训练军事人员，探讨组建 “北欧旅”

和北欧联合海军空军部队。欧盟国家也就加强欧盟军事力量和危机处理能

力、推进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等问题达成多项共识，包括组建欧盟快速

反应部队，建立国防部长会议机制等。２０１５年阿盟峰会决定组建一支阿拉伯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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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联合部队，主要也是为了应对该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反思中国

参与的区域安全合作，仍缺乏以复合型安全手段应对复合型安全威胁的正式

制度安排。

（三）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之间的兼容问题

虽然中国已经与东盟、非盟、欧盟等区域组织建立起 “战略伙伴关系”，

并承诺支持区域组织的集体安全机制建设，但从中国参与区域安全合作的基

本理念与基本模式来看， “中国模式”与其他类型模式之间仍然存在相互不

适应甚至冲突的地方，包括不干涉原则与干涉原则的冲突，主权安全观与人

权安全观的不同，以及低制度化方式和高制度化方式的差异。 “非盟模式”

体现了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的二元制，以及不干涉原则与干涉原则的二元

制。欧盟的安全战略和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则体现了以人权、民主、自由、

善治、法治为基本原则的欧盟安全观主导，也为具体的干预行动做出了制

度上的安排。① 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任务上包括：人道主义救援

任务、军事协商与援助任务、冲突预防与维持和平行动任务、作战部队在

危机管理中的任务 （如维持和平行动和冲突后的稳定工作），以及支持第三

国反恐行动任务等。② 可见 “中国模式”与 “非盟模式”、 “欧盟模式”之

间存在差异。

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呈现不断加强和提升的趋势，合作范围扩大，

制度日臻完善，防务一体化和军事化增强以及干预行动增多。区域组织在没

有得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性军事干预行动，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

的问题。新区域主义主张的 “区域至上论”坚持 “区域法优先”，即在使用

武力的问题上，区域组织比联合国拥有更大的合法性，这一主张显然对联合

国在安全领域的 “正统”地位构成挑战。③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如

何理顺区域组织与联合国在武力使用、强制性干预行动等方面的关系，如何

与带有干涉性、针对性、结盟性的区域组织相处，仍然是中国参与区域组织

安全合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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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ｌｙｏｎ　Ｈｏｗｏｒｔ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Ｓｐａｃｅ”，ｉｎ　Ｓｈａｕｎ　Ｂｒｅｓ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ａｒｔ　Ｃｒｏ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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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治理：中国参与区域安全合作的一种思路

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种选择，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

可继续作为一种主导模式。但面对新形势、新变化，这一主导模式显然需要

进一步调整、完善和扩展。加大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力度，可作为中国参与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一种更具包容性、综合性的路径选择，这种参与对维护

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促进区域安全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全球安全治理可

以理解为全球不同行为体处理全球安全问题的综合方式与过程，区域安全治

理则是对区域安全问题采取的多行为体、多层面、多渠道的综合治理模式。①

“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治理经验

和模式，尤其是与欧洲区域组织的治理经历相关。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区域

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 “命

运共同体”和建立国际与区域层面的 “全球伙伴关系”倡议，与安全治理的

思路相一致。

（一）加强亚太区域安全合作：“小机制”与 “大框架”

就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而言，国内外学界及各国政要陆续提出了多种建议

和方案。例如，“集体安全方案”试图建立北约模式的 “亚洲理事会”，② “共

同安全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东亚或亚太共同体。２０１４年现代院课

题组提出了构建 “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建议，主张建立包括中国、美

国、俄罗斯在内的 “包容、开放、多元、平衡”的跨太平洋安全合作。③ 笔

者认为，可从加强亚太安全合作的 “小机制”和构建亚太安全治理的 “大框

架”两个方面入手，推动中国与亚太区域安全合作的新突破。这一建议并不

拘泥于 “小机制”在先还是 “大框架”在先，或两个进程能否同步和衔接，

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分头推进两个方面的进展。

首先，中国应积极地、创造性地推动和加强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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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 “区域安全治理”的概念和讨论，可参见Ｓｈａｕｎ　Ｂｒｅｓ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ａｒｔ　Ｃｒｏｆｔ，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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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院课题组：《太平洋足够宽广———关于构建 “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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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机制和信任建立机制。在机制建设方面，应从已经启动的、具体的机制

入手，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现代院课题组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对中国和亚太安

全至关重要的具体机制，包括六方会谈机制、南海行为准则机制、裁军与军

备控制机制、领土纠纷机制、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等。此外，还应包括各种非

传统安全方面的机制，如已经开展的边境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打击跨国犯罪

活动机制、移民难民管理机制等。２０１６年，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联合宣

言强调加强防长扩大机制和防务合作的重要性，承诺全面、有效、完整地落

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推动早日达成 “南海行为准则”。此外，中国与

东盟国家领导人还发表了关于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宣言，这也是亚太安

全合作制度化不断加强的一个积极迹象。

关于亚太安全治理 “大框架”，应以 “东亚模式”和 “中国模式”为主

导模式，由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这三大亚洲区域组织共

同推进，构建一个覆盖广泛的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新框架，作为大亚太区域安

全治理的综合性机制。这一新框架不必追求高安全、高制度化合作，应从最

基本、认同最一致的安全合作开始，为循序渐进的合作进程打下基础。 “欧

安模式”的某些特点也值得亚洲区域组织借鉴，包括其成员国构成的 “大国

平衡”和 “大国协调”特点。欧安组织虽不能完全消除美国、俄罗斯及欧洲

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但在一些可以进行合作的安全问题上仍然发挥了重

要作用。亚太区域安全合作 “大框架”的构建，可为现有各种亚太区域安全

机制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在大框架下，既可开展内容广泛的

非传统安全合作，也可就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区域维和行动开展研讨、培训和

演练，且不排除组建亚洲国家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可行性。

从现有区域组织的发展进程来看，单一大国主导的区域安全合作很难被

接受。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和南盟这三大区域组织已相对成熟，且成员国有

重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包容性。这一覆盖广泛的亚太安全合作框架，既

能体现亚洲国家的主创性和主导地位，又包含了大国协调与大国平衡。通过

“小机制”与 “大框架”的结合，可密切中国与相关大国和广大亚太国家之

间的安全合作，推动包括 “大国协调”或 “大国协治”① 在内的区域综合安

全治理。

８７

① 朱宁：《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第５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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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区域安全治理：联合国＋区域组织＋中国

首先，如前所述，区域组织是联合国重要的全球安全合作伙伴。中国支

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支持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主

导作用，特别是在使用武力和强制性干预方面的合法地位。因此，在联合国

框架下，与区域组织共同参与区域安全治理，可提升双方在维持和平与安全

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并有助于增加彼此的合法性。虽然大国关系仍然紧张，

在很多问题上安理会难以达成一致，但联合国毕竟提供了一个包容各大国的

协调机制。此外，联合国也已经与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非盟、欧盟在

内的主要区域组织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这些区域组织受联合国长期邀请以

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大会议和工作。

区域组织实施的政治与军事干预行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国际法依据：

一是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有关在受武力攻击时行使 “单独或集体自

卫”权利的规定；二是人道主义干预原则，包括联合国有关 “保护的责任”

原则；三是依据区域组织宪章采取行动。随着区域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

作用日益上升， “联合国＋区域组织”已经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一种经常性

选择模式，相关案例包括：欧盟、欧安组织是联合国科索沃行动的主要支

柱；非盟与联合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开展了联合行动；非盟、西非经济共同

体、欧盟分别承担了联合国马里特派团的相关任务；在海地维和行动中，部

署过 “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驻海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 （海地文职特派

团）”等。

未来在和平与安全领域，“联合国＋区域组织＋中国”也具有更大的合

作空间，如 “联合国＋欧盟＋中国”、“联合国＋非盟＋中国”以及 “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这种组合模式是中国、联合国和相关国家共同应对诸

如地区战乱、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等区域和全球性安全威胁的重

要途径。这种模式也有助于中国以传统和非传统复合型方式应对复杂的、突

发的复合型安全威胁，如在国际突发事件中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公民安

全，同时提供相关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承担冲突中的平民保护责任。

有关 《联合国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等文件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已成

为处理该区域所有层面的安全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区域组织，深信加强联

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有助于推进联合国的目标

与宗旨……并重申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内容，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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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上在不同的级别开展合作。① 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伙伴关系的建立，

为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参与联合国的和平行动提供了制度上的安排，也是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与其他区域组织开展安全合作的样板。 《联合国宪章》、

安理会决议、区域组织章程以及区域组织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是中国在联

合国框架下与区域组织采取共同和平行动的国际法依据。

随着中国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的组建以及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

金”的建立，“联合国＋区域组织＋中国”框架下的多边安全合作将获得更

大的发展空间。这种模式的实践经验及可能前景包括：（１）联合国、非盟和

中国在非洲冲突国家开展维和行动；（２）联合国、欧盟和中国共同开展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反海盗行动；（３）联合国、东盟与中国联合打击毒品犯罪、人

口贩卖等跨国犯罪行动；（４）联合国、中国及相关区域组织共同应对危机情

况下的大规模难民流动。 “中国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可在 “联合国＋区域

组织＋中国”框架下部署，根据安理会决议和区域组织的请求，执行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及人道主义保护方面的任务。

（三）适应与调整：探索区域多边合作的新路径

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趋势来看，各区域组织的外向性、扩展性增强，

跨区域联系日益密切，表现为安全合作议题与合作形式的跨区域扩大以及组

织成员的跨区域扩大。欧盟和欧安组织是两个典型的案例。欧盟与非盟、东

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除了积极参与非洲地

区的维和行动外，欧盟还参与了对缅甸选举的监督，并密切关注亚太地区和

南海安全问题的解决。２０１０年欧盟对外行动署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

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ＥＡＳ）建立，其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在解释为什么

要设立这一机构时说：这一新机构的建立能够使欧洲的外交决策超越传统，

能够加强欧洲全球作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② 该机构设有全球事务部、多边

机构关系部和发展中国家关系部等，由此可见，欧盟已将其作用伸展到全球

各个地区。欧安组织也一直试图在欧洲之外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对中东、中

亚等地区安全问题的介入，以及对东北亚安全与信任措施建立的介入。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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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员国具有明显的跨区域特点，除美国、加拿大外，中亚国家和蒙古也

是其正式成员国，日本、韩国、泰国、阿富汗、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为伙

伴国。

从这一趋势来看，既存在亚洲国家或其他地区国家继续加入欧安组织的

可能，也存在其他地区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可能。一份主张欧盟与中国

和亚洲国家加强安全合作的研究指出，欧洲不能成为一个将中国作为其第二

大贸易伙伴，但又 “没有更多参与亚洲安全问题的全球行为体”。同时，中

国和亚洲国家也具有与欧盟加强安全合作的需求，因为亚洲国家认为，欧盟

是一个 “比美国更为中立”的行为体。① 因此，参与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对

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有必要考虑进一步加强与欧盟和欧安

组织的安全合作，包括加强上海合作组织与欧安组织的合作。

“综合安全治理”代表了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趋势，一些原本安全合作

程度低的区域组织逐渐强化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而一些原本属于高安全化

的组织则呈现综合化趋势，如北约、欧安组织都试图扩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的合作。这一趋势也扩大了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空间，如扩大和提

升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欧安组织之间的合作，进而加强中国与欧安组织的

正式合作关系。加强中国与欧安组织之间的合作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欧安组织对中亚、东亚、中东问题的关注与中国的区域安全利益重合，

中国与欧安组织的合作对这些地区应对恐怖主义、地区冲突、难民危机、跨

国犯罪等问题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无论对中国抱有何种目的，加强欧安组织

与中国的关系被认为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相关智库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点

也深信不疑，相信欧安组织可以成为在安全问题上沟通美国、欧盟和中国关

系的 “新平台”。除了在安全问题上 “接触中国”外，欧安组织还可以通过

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 “欧亚联通”。② ２０１６年德国以欧安组织主席

国身份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欧安组织商业会议，引起了中国和

欧安组织相关国家的关注。２０１６年６月，上海合作组织参与了欧安组织举办

的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地区会议。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推进的合作方向。

中国的多边安全合作理念和模式与其他模式之间存在差异，既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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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也有合作的需求，但是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也并非完全不兼容的对立

关系，存在互学、互补的前景。２００２年发表的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

件》提到，中国可接受的安全合作模式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

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

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

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① 这也体现了中国在安全合作立场和方式上的开

放性。

结　　语

一方面，面对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地区冲突、跨国犯罪、人道主义灾

难等区域性和全球性安全问题，国际社会呼吁更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和安全

治理；另一方面，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民族

主义势力的上升，无疑对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和安全治理的前景带来更多不确

定性。与区域多边经济合作相比，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敏感度高、制约因素

多、协调难度大。现有研究成果的结论也认为，国家行为体、大国关系及双

边关系仍然是影响区域安全治理的主导因素，多边安全机制的作用十分有

限。即便是欧盟这一高制度化的区域组织，在寻求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合作

方面也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抵制。

虽然中国与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呈逐渐扩大和上升的趋势，从中国安全

利益和国际责任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安全治理，并为

区域安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另一方面，中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安全合作

关系无疑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尤其受大国关系的影响，并不是中国一

厢情愿的事情。例如，如果大国协调失败，各种建议中提出的亚太安全合作

机制和框架都将难以建立。因此，中国对区域多边安全机制的态度应该是慎

重而积极的。中国有必要根据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战略利益的需

求，对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模式进行调整和升级。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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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